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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研究】

语图思维与新媒介“影文体”的意义传播

鲍远福
贵州民族大学 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影文体”是新媒体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语词 －影像”混合表意文本形态，而

微叙事、影文戏仿、网络动漫和数码摄影则是新媒介“影文体”意指谱系中最具有颠覆意

味的存在形态。与传统“语图文本”中的语图关系格局相比，“影文体”的表意范式呈现出

更加自由的交互性、多维性与混融性，因此，“语图混融”是这类文本意指过程最常见的理

论图式。对新媒介“影文体”表意关系的研究，应该突破新媒体时代文学图像关系研究的

固有思路，从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基于“语图思维”的认知心理来审视这一新的文本形式

对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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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文体”及其符号表意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影文体”（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语图符号
共生的文本形态，简言之，它是语言文字与视觉图像／影像共存于某一个整体性结构中而形
成的表意形式。在新媒体全面参与文学表意的当代语境中，由于此类文本与狭义的文学文

本存在某种“交集”，因此，我们也宽泛地将其称为具有审美属性的表意文本，或者按照塔尔

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的理解，将其泛称为“艺术文本”。在表意环节，这种以

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聚合型文本”与传统的文学文本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其中的“语

象”因素与形象序列之间呈现出某种富有张力的语义关系。从表面上看，“影文体”是文学

文本与图像文本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意指缝合与符号互渗，但实际上，这种语图混融的“聚合

型文本”的指称关系要复杂得多，正如 Ｗ．Ｊ．Ｔ．米歇尔所说，“形象文本的缝合不是一个对称
的或不变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它所述的那种媒介制度语境”［１］１９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



化新媒体的迅速发展，逐渐催生了一种“视读”“视听”“视动”与“视思”机能相混合的媒介

制度，为这种“影文体”的意义播撒和内容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媒体环境，也为语图符号的表

意缝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新媒体的表意和传播语境中，典型的“影文体”表意形态改编于网络文学的数字影视作

品和网络游戏的虚拟互动场景，它们都将活动的数字影像（图像层）作为意义呈现的主要形

式；语言符号则以字幕、语音和文字对白的形式“内置”于图像文本的整体性结构中，或者作为

背景式的故事脚本统摄着图像文本的结构生成。①除此之外，新媒介“影文体”还包括蕴含着文

学表意成分与审美气质的影文戏仿、数码摄影、网络动漫和微叙事等“语图混融”型文本形态。

在这些“语图混融”的“影文体”内部，语音、文字、图像、动画、音视频等表意形式与文学审美

世界间呈现出反复变换和语义互动的关系，不同的文本形态也与文学表意实践构成循环往复

的语义漂移、“置换”与“回转”。这些文学脚本与图像媒介之间的交替、介入与转译也使得语

图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即赵宪章先生所说的“语图漩涡”现象，它是图像文本对文学

母题不同视角、层次和类型的反复模仿、再现与演绎，由此导致了新媒体文学表意的无限循环

与“延宕”［２］。

新媒体语境中的“影文体”在形式上具有库尔特·考夫卡所论述的文本美学特征，即，它

们都是“图形－背景”式的“格式塔”结构。其中，语图符号的意指功能在“语图文本”中形成
“背景”或“基底”，它们的表象形态则共同构成“图形”要素。作为“图形”要素的语言和图像，

在对“语图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中相互依赖，“语图文本”最终的“意义生成”则依赖于语图

符号意指效果的“双重呈现”［３］２３１－２３２。由此，语图符号与它们共同建构的“语图文本”之间的

关系表现为“一个封闭的式样与另一个和它同质非封闭的背景之间的关系”［４］３０８。在“语图文

本”的结构体中，语图符号的表意效果与它们共同栖身的“图形”结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交互

与混融关系。

二、“微叙事”与“影文戏仿”：语图互动的多维性

“微叙事”有两种主要的类型，其一以语言文字（文学脚本）表意为主，图像表意为辅；其二则

以图像表意为主，语言文字（字幕、弹窗）表意为辅。前者主要指依附于博客或微博等“自媒体”，

篇幅在１４０字以内的“袖珍叙事”形式，语言文字所建构的文学脚本仍然是该形式的文本组织叙
事结构和呈现故事情节的主要符号手段。由于依托于网络数据空间，这种微型文本中可以嵌入

各式各样的容量在２４ｋ以内的动、静态图标和卡通表情，它们或为文字叙述的辅助和补充，或为
增加语言表意本身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在这种“微叙事”中，图像的意指功能和传统小说、戏曲

中的插图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应用（镶嵌、拼接、组合）更为轻松、灵活、诙谐和技术化，

也更贴近新媒体时代人与机器充分互动的要求，这一变化使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接受变成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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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和网络游戏中的语图关系问题，参见拙作《语图叙事的互动与缝合———新世纪以来

中文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现象透视》，刊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以及《语图关系与表意张力———网
络游戏的符号学解读》，刊于《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此处不再赘述。



种可交互、可触发、可即时感知的“阅读游戏”。

第二种“微叙事”主要以脱胎于文学性“母本”①的数码短片为主，包括电影的片花、预告片和

电子海报，网络游戏的过场动画、宣传片和“副本”②，以及其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对独立的“微

电影”或“微动画”。这类文本的理论价值通常会被学术界忽视，但是在对新媒介“影文体”语图

关系的研究中，它们却具有独特的意义。从本质上讲，这种“微叙事”文体可被视为一种“亚叙

事”（ｓｕｂ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图像作为文本的表意叙述主体，而语言、文字、音乐等要
素或作为背景隐藏于视觉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或作为点缀性的字幕和画外音被“镶嵌”在图像空

间中，对图像叙事进行补充。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用户／观众的聚焦，这类“微叙事”文本往往深
度挖掘视觉、听觉和想象力元素，极尽创意之能事，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虚拟技术平台，将语言、

图像（包括静态的图标、图示、图像和动态影像、数据流、表情包等）融于一体，既浓缩了原作（文

学、影视、网络游戏）中最精华的细节或片段，又将图像元素的表意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它

们创造出一种与影视、文学、网络游戏、动漫的“源文本”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新媒体图文

“聚合式结构”。

在所有的“微叙事”文本中，充当意指功能的语图符号虽然职责不同、功能各异，但都被紧

密地整合到新的“影文体”中。这样，语图符号就能同时在视觉和感知的互动界面上出现，构

成意境轻松、风格诙谐的“显文本”，共同对“语图聚合体”———“隐文本”的表意起到积极作

用，使得语图多元互动，混融相生。“＠假行僧唐峙”团队摄制的３Ｄ静态电影《铁观音大战变
形金刚》③（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就是较为有趣的案例。在这部集数码摄影图像、微视频、对白
和字幕、背景音乐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微叙事”中，“影文体”的制作者以“油价上涨”这一热

点事件为“噱头”，将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中的经典角色（“汽车人”与“霸天虎”）和中国的

“文化地标”（鸟巢、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万里长城等）这两组虚实对应的图像文本成功地“嫁

接”在一起，并利用“非线性编辑”手段和绘图软件将语音文字的叙事功能和音乐的音响效果

共同安置到统一的“语图文本”中，将一些取之于现实、思之于幻觉、构形于超现实世界的“语

象”序列直观而形象地呈现于观者面前。其中，语图符号互为因果，彼此关联互涉，图像寓意

于文本的隐性结构，语言符号因为图像而超越抽象的能指形态，变成“可视”“可思”与“可动”

的对象；“语象”显形于图像的直观展示，图像文本因为语言的升华而彰显所指的内涵，构成了

“言绘”④和“图说”相互交融的舞台［５］。这既增加了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表意互动，也使重

新拼贴组合后的“影文体”在制作和欣赏间实现了语图符号意指方式的互文建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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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某个文学母题或叙事语段、影视文本的经典场景、网络游戏的副本、公益广告的文案，等等。

所谓“副本”是指网络游戏玩家依托游戏背景技术和表意方式建立的私人化游戏区域，它允许玩家不受其他玩家干

扰，独立地进行修炼、探索和冒险；经过玩家的私人“授权”（比如设置端口密码），其队友可以进入该区域与玩家互动，以此建

构与网络游戏叙事主体内容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次一级”故事情节系统。如果说网络游戏的“语图文本”可以被称作事关

某一文学主题的宏观故事结构（即“大叙事”）的话，那么每一个玩家依托游戏环境所建立的游戏“副本”则都可以称为“小叙

事”或“微叙事”。

实际上该作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部分由６７帧静态“图文画”，并配上背景音乐，组成一个完整的视频短剧；另一部分则
是将这６７帧“静画”制作成可以来回切换的幻灯片（ＰＰＴ），类似于连环画。

“言绘”是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付骁提出的学术概念，其本意是“语言绘制”，指在文学表意实践中运用语言符号自身的语

象功能以达到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描绘和再现的方式。



图１　《铁观音大战变形金刚》（２０１１）截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图像表意为主的“微叙事”也算是“影文戏仿”的一种。所谓“影文戏仿”

即由语言和图像文本的“间性”特征所生成的特殊表意文本，其中的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始终处

于一种动态平衡的张力关系中。具体到“影文体”的表意实践中，它指的是新媒体语境下“文体

间”的“符号游戏”和“文本间”的语义“置换”“互动”与“移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语图符号意指效

果的减损、增殖、缝合与汇聚等特殊表意现象。“影文戏仿”式的“影文体”，其主要意指特征就是

“语图漩涡”。

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恶搞、解构和戏仿的“影文体”是“影文戏仿”“语图漩涡”表意方式的代

表。除了前述的《铁观音大战变形金刚》，很多网络恶搞和戏仿文本中的语、图、文诸符号间在语义

上都是充满悖谬、互相矛盾和隐含着后现代主义即兴“涂鸦”倾向的，它们依托叙事功能和文本结构

间的张力，极力突出了语图符号间的多元互涉关系。那些由看似简单的构图、幽默风趣的字幕及对

白、放浪不羁的画外音、极具戏剧冲击的人物关系和剧情设置共同建构的“影文戏仿”文本，以独特

的方式反思了新媒体语境下审美接受的“意指悖论”：你“看”／“听”到的并不是作品要“说”／“写”
的，作品的制作者想要表达的被语图符号的夸张指称所覆盖、消解，作品的意义是扩张还是收缩，似

乎永远无法确定。在这样的表意实践中，这种依托于新媒体环境的“影文体”的意义生成就陷入到

一种不断循环的“互文性建构”中。结果，语图间的互相指涉和不断循环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文体、

语态、结构和形式都充满奇异色彩的“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的反讽式双重话语”系统［６］１７２。

“影文戏仿”文本通常都是以图像表意为主导，语言和其他符号表意为重要辅助手段的方式

来“双重呈现”文本的意义的。其早期代表如《大话西游》（对《西游记》的“戏仿”）、《一个馒头引

发的血案》（对电影《无极》的“恶搞”）等；晚近案例则有著名网络红人“唐唐”（任真天）的影视点

评秀①，动画系列剧《十万个冷笑话》，以及在小众圈子中流行的弹幕电影②，等等。这里以“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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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影视点评秀名为“唐唐神吐槽”，是以微信公众号和数码剪辑短片为媒介平台，以“草根”影评人（网红“唐唐”，真名任真

天）对国内、外各类奇葩的大片或“烂片”的“即时吐槽”与“在线点评”为主要内容而构建的“影文体”形式。

弹幕电影类似于超文本的“接龙叙事”，只不过它主要依托于图像媒体来建构意义，即“允许”观众在观影时通过手机等客户

端与电影影像文本进行即时互动，包括“吐槽”、自拍上传、“晒”状态、发短信和对电影文本进行臆造或重新编码，等等。这样，观众的

观影过程就不再集中于对图像和字幕共同栖身的“图文体”的沉思性的“观赏”与“思考”，而在于即时性的“游戏”与“互动”。据悉，

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爱奇艺等客户端都带有这种允许用户即时点评的“弹幕”功能。



唐”的影视点评秀为例，它是“草根影评人”自娱自乐的“语图文本”，按照固定的周期在互联网客

户端（如腾讯视频、乐视、土豆、优酷、爱奇艺等）播出，主要内容是对热映的中外电影大片和“烂

片”的“吐槽”。这种“影文戏仿”文本的“图形”要素由草根影评人“唐唐”的动漫形象（卡通化的

唐僧）和其“吐槽”的影片碎片（比如范冰冰和黄晓明主演的大片《白发魔女传》）共同构成；其

“基底”则是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文化“隐喻”，即广大电影受众对于粗制滥造的电影大片和视觉

文化制品的质疑、嘲讽、戏谑和非主流的文化思维共同构成的“媒介话语场”（如图２）。

图２　“唐唐神吐槽”系列：语音、影像、图文互动视频截图

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像“唐唐神吐槽”这类“影文体”的主创者们就是希望通过刻意

强调“吐槽”公众关注度很高的图像表意对象与“吐槽者”戏谑式的审美趣味之间的“断裂”，来

“解构”那些旨趣低劣的影视文本背后的“反美学”逻辑（如对《白发魔女传》的经典武侠文化的

颠覆），从而表达民间文化受众对于当代审美文化价值导向问题的反思与质疑。从这个角度上

讲，我们在审视新媒体语境下“影文体”的表意问题时就不能忽略或低估这些“有态度”的民间

“影文戏仿”行为的文化隐喻价值。

三、网络动漫与数码摄影：语图表意的混融性

网络动漫“是一种综合艺术，它集电影、文学、造型设计、戏剧、音乐、美术、摄影技术、新媒体

和非线性编辑等艺术语言为一身，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追求精神自由和思想超越的一种非现实

的象征艺术形式”［７］。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动漫包括以“超文本”形式存在的ＦＬＡＳＨ动画和“线
上”漫画两种主要形态。ＦＬＡＳＨ原本是由美国 Ｍａｃｒｏｍｅｄｉａ旗下的 ＦｕｔｕｒｅＷａｖｅ公司开发出来的
一款基于网络开发，制作交互式矢量动画的软件［８］１。我们这里只讨论利用 ＦＬＡＳＨ技术制作的
文学性的国产动画，它们的内容素材和创作灵感都与新媒体本身或文学表意实践相关，或者直接

取材于古典文学、戏剧（例如《Ｑ版三国》和《Ｑ版西游记》中人物，就是一种被“卡通化”的脸谱，
如图３所示），或者受到传统武侠文化的影响（如《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Ｎｉｎｊａ（小忍者）》《黑鸟》等），或者由
网络文学直接改编而成（如北京卡酷频道曾推出《明朝那些事儿》的评书版动漫）。简言之，它们

是把数码技术绘制的图像（即“数绘图像”①）与语言符号熔于一炉，使“音画媒介”存于一体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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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的“数绘图像”，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运用数码绘图手段而“自动生成”的新媒体图像，能高度

逼真地“仿拟”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的动态情状。以“非物质化”的数据形式存在，若离开计算机程序所控制的网络空间和电子光束

流所生成的虚拟界面，它们便会失去活力，甚至消失。电子游戏、网络动漫以及虚拟现实中 ＣＧＩ（电脑生成图像）是数绘图像的主要
成员。



媒介“影文体”。

图３　《Ｑ版西游记》与《Ｑ版三国》中的卡通形象

在中国国内，ＦＬＡＳＨ动画作者根据该词“闪光”和“灵动”的本意，给自己取名“闪客”。在早
期优秀的国产ＦＬＡＳＨ动画中，就出现了风格较为激进、先锋意味十足的闪客作品。例如“老蒋”
（蒋建秋）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把现代生活与红色经典的图像拼接在一起，配以慷慨激昂

的革命化语调，向观众传递出一种后现代的阐释语境。他的《强盗的天堂》（图４）则把对比强烈
的版画风格与好莱坞电影的暴力元素统一起来，刻意制造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媒体在表意环

节的“共谋”。《强盗的天堂》“只用黑白红三种颜色，更具直接的视觉力量和暴力色彩，形式上戏

仿好莱坞动作枪战片的模式，通过快速紧凑的剪辑节奏，凸显出大众文化的暴力美学”［９］５１。在

该作品中，冷峻的构图与充满戾气的对白互为表里，作者通过堆砌暴力来解构和揶揄暴力，其表

意效果与好莱坞警匪大片《天生杀人狂》《罪恶之城》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图４　老蒋的Ｆｌａｓｈ动画《强盗的天堂》

除此之外，国产ＦＬＡＳＨ动画的代表作中，“小小”（朱志强）的《小小特警》系列的叙事风格
带有浓厚的符码化倾向。拾荒的“小破孩”系列（如《景阳冈》等）则多取材于古典章回小说，通过

语图并置的形式表达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卜桦的《猫》（图５）和《无常》带有某种宗教情感和意
识形态的即视感，特别是《猫》，用简洁流畅的漫画图像建构了感人肺腑的叙事语段：母子情深的

人伦之情在富有张力的动漫影像与文字说明的结合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豆批的《西凉

闲赋》则在对古典诗词的怀旧与解构间呈现出“语图漩涡”：文本中作“青衣”扮相的女孩对着秋

景暗自伤感，她的独白中既堆砌着《西厢记》《牡丹亭》等文本的戏文唱词，又充斥着自我解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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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趣谈吐；画外音（豆批）却又对这种伤感、怀旧和风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戏谑和消解，这就使文

本中的语言和图像间形成了一种多元互涉的关系。通过对古典诗词和戏文的“影文戏仿”，它让

模拟的漫画图像承载了主要的叙事功能，使语言彻底沦为意义的“底版”，语图张力由此隐现，使

观者欲罢不能（图６）［１０］。皮三（王波）的《连环梦》则彻底把观众带入一种语音文字提示和模拟
图像迷宫彼此交互的游戏语境中，使之在身临其境般的互动体验中感受“影文体”意义呈现的无

限可能性（图７）。

图５　卜桦的《猫》影像片段

图６　豆批的《西凉闲赋》影像片段

图７　皮三的《连环梦》互动界面

晚近出现的ＦＬＡＳＨ动漫精品是青年动画师张德元为央视制作的公益广告《爱的表达式》

（２０１１），作品的寓意非常简单，它呈现了语言文字的图像拆解形式———“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ＩＬｏｖｅＹｏｕ（家：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语图符号的转换间隐藏着社会公义和家庭伦理的

“隐性”话语逻辑，再配以充满温情感化效应的背景音乐，这一“语图文本”就形象化地为我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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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国家集体话语规训体制与个人日常生活体验的意指融合（图８）。

图８　张德元的《爱的表达式》视频截图

与ＦＬＡＳＨ动画相比，“线上”漫画的题材则更加广泛，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由热门网络小
说改编而成的连载漫画，它们也是图文共存的文本形态。例如“有妖气（Ｕ１７）工作室”①为网络
修仙小说《斗破苍穹》制作的“多格”连载漫画，其画风质朴，对白简洁，能通过对原著网络人气小

说情节的“言绘”与“图说”来实现新的“影文体”的意义重构（图９）。总的来说，“线上”漫画与传
统漫画的最大差异是它们以网络媒体为栖身场所，主要以两个层次呈现其叙事表意的方式，一是

漫画原著的超文本叙事脚本，二是来自于不同的线上漫画绘制者的个性化演绎。因此，从意义呈

现的角度来说，这些“线上”漫画是一种个人媒体上的图文“集群式”表意形式；从接受的角度来

讲，“线上”漫画的受众主要是漫画改编的原著小说的粉丝群；从语图符号互文表意的传播效果

来看，这些“线上”漫画的内容建构也呈现出某种交互性和社群化。

图９　有妖气（Ｕ１７）工作室原创网络漫画 《斗破苍穹》第一画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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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妖气（Ｕ１７）是一家原创漫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后更名为“有妖气原创漫画梦工厂”，旗下拥有官方网站和动画、漫画工
作室。除了《斗破苍穹》“多格”漫画，他们还与其他新媒体平台（如爱奇艺、乐视网、搜狐视频等）合作制作了著名的人气网络动画

《十万个冷笑话》等。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十万个冷笑话》电影版（制作成本约为１０００万元左右）在各大院线上映，取得了
１．２亿元的票房成绩。



语言、文字、图像、漫画甚至音乐和影像等多种表意符号共存的数码摄影文本是新媒体语

境下“影文体”多元互涉与混融的又一种典型形态。当文学表意实践的象征意蕴和审美语境

被植入到数码摄影的图像空间中去，即摄影影像和文学作品两种形式的拼接与组合，转变为所

谓的“摄影文学”时，语图符号的指涉关系就发生了新的“漂移”和“裂变”。诚如蒋述卓所说，

在这种图像与文学要素共存的“影文体”形态中，一方面，“图像确实对文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

挤压之势，成为绝对主体”［９］１８－１９；但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这类“影文体”却是“美图”和“美

文”的结合，“美图”悦目，“美文”怡情，“图像推动文学的叙事，同时也是见证它所叙

之事”［１０］。

在这种新媒介“影文体”之中，图像与语词之间相互深化并相互拓展，“影文体”的审美

表现空间也在语图互动间获得无限的延伸，因为观众“读图”和“视动”的过程从未离开文学

表意的“审美语境”。这种体验像极了读者赏玩“题画诗”时所获得的感受：“诗与画结合共

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诗画般的意境中抒发情感、意趣。”［９］２６－２７就像罗兰·巴尔特所说

的，摄影通过图像“刺点”（ｐｕｎｃｔｕｍ）的“真实性确证”来“驱离”语言文字的逻辑推理所暗含
的不确定性，从而在两者的张力与冲突中揭示某种文化真相，表达创作者审美意图和诉

求［１１］１１４。此处，我们以戴翔 ２０１４年在广东连州摄影节上展出的摄影作品《清明上河图·
２０１３》（为论述方便，下文简称《新清明上河图》，见图１０）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文本
比较为例，简要分析以数码摄影为载体的“影文体”中的语图符号间的意指漂移、语义置换、

表征混融与多元互涉问题。

图１０　戴翔的《清明上河图·２０１３》（局部）

在图像母题的选择上，《新清明上河图》是对传统绘画题材的一种现代“演绎”和语义“重

构”。它在表面上建构了与传统绘画题材视觉形象极为相似的图像系统，但从图像所表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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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来看，它是新媒体语境下摄影艺术家对传统绘画母题的重新“演绎”和再创造。同时，它

也是对传统绘画图像主题中形象“所指”的意蕴扩充，因为，它将“形象新的‘能指’‘所指’关

系固定化，由此形成‘修辞化’的形象符码”［１２］１６８。这种新的“修辞化”形象符码既从视觉的角

度“重置”和消解了经典图像母题的审美意蕴，又在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中赋予语图文本新的

“能指”与“所指”关系，从而使新的图像系统摆脱了其原始母题的意义“拖拽”，实现图像的当

代衍义。① 《新清明上河图》以戏仿作为主要的语义修辞方式，以审美话语体系的颠覆为主要

“赋义”手段，在“母本”与“仿本”、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现实、宏大叙事与微观显义、官方话语

与民间趣味、严肃庄重与戏谑恶搞之间建立某种交互性的“语义场”［１３］５８－６０。同时，摄影艺术

家还通过自我形象的“植入”，将一些精巧地“影射”和“讽喻”当代社会冲突与文化矛盾的语

言文本（如“我爸是李刚”“城管打人”“挟尸要价”“包养小姐”“拆迁致富”“网红热搜”“市井

生活”等）“内置”于视觉化的整体构图中，在古今图像母题互文与悖谬的基础上，建构“语图漩

涡”的新图式。由此，这部大型数码摄影作品就为观众呈现了一种颇为先锋和激进的语图符

号多元互涉的阐释语境。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戴翔的《新清明上河图》虽然是对传统绘画图像母题（张择端原画）

的数码再现，但这种再现却只是一种“戏仿”，它抽离了原作的话语背景，又明目张胆地“植入”

了现代社会语境，将“旧作”对社会现实的“图说”转变成“今本”对社会文化语境“撕裂”和“断

层”状态的符号隐喻。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数绘图像和手绘图像两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语图符号“裂隙”：“今本”在对“旧作”戏仿的同时，也消解和抹除了“旧作”

的“语义场”。不过，由于艺术体制等原因，像《新清明上河图》这种栖身于主流艺术环境中的

“影文体”在表意中还有所顾忌，因此，对其表意的“本相”，观者必须通过深入思考才能探其

端倪。

相比而言，那些本身就隐匿于网络媒体与恶搞文化共同建构的“非主流文化”表意场域

中，并以草根形式呈现的“影文戏仿”或数码摄影则在创作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除了艺术素

养和文化底蕴的限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挡新媒介“影文体”以高度仿真的数绘图

像和先锋化的语词范本来表现现实讽喻倾向和民间审美诉求。在这里，我们拟以新浪“网红”

“非常真人”团队创作的多格漫画／数码摄影文本为例，对草根社群的数码“影文戏仿”进行
阐释。

以下这幅名为《男孩？》（图１１）的数码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场景感和戏剧性，它运用四格
配文的数码照片为观众模拟和构建了某种尴尬的人生境遇：护士抱着新生儿向家人道喜，而激

动的“准爸爸”则急不可耐地将手伸进襁褓，希望探查婴儿的性别，结果他无意间抓住了护士

的手指，误认为妻子生了个男孩，并欣喜若狂，结果，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却引来了护士的误

解［１４］。在这个典型的“影文体”样本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与图像的表意结构间产

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张力，从而为这一看似简洁的“语图文本”建构了比较复杂的语义关系和意

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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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拿大华裔学者曹星原女士认为，绘画艺术中的“图是图说”，是“以图来说明文字无法表达的视觉范畴中的含义”，而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通过图像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主题的一种回应。



图１１　“非常真人”四格数码摄影 《男孩？》（２００６）

四、新媒介“影文体”语图关系的理论意义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和艺术的表意传播范式已经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希利斯·米勒曾

指出，“新形态的文学将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

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可以

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

行互动，形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文学），而是‘Ｌｉｔｅｒａｉｔｙ’
（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

具有文学性的东西”［１５］。随着承载文学和文学性要素的现代传媒的不断发展与融合，文学的

存在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具有“文学性”的新媒介“影文体”大行其道，文学的创作、

传播、接受和反馈也随之变为“图创”“图说”“图播”“图读”和“图释”，并且演变成文学表意

实践领域中既存的现实。这种变化在某些悲观的文学研究者看来或许是文学的灾难，但事实

却并非如此。我们应该从学理的角度，以辩证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那些当代文化批判者们看来，由网络游戏、现代广告、影视艺术和其他“影文体”所共同

建构的“超真实”社会最明显的特点是任由“自我指涉的、非功能性的、高科技化的意象的发

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传统模式的社会秩序结构所具有的权威性的丧失”［１６］２２２。图像、表征

和符号集体登上历史的舞台，现实世界隐退于幕后，变成了“一个由图像和符号以自己的方式

来创造的宇宙”，“虚拟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实在”［１７］８２。而“透过‘虚拟实在’的幻象，‘真正的’

实在本身被设置为一个酷似自己的东西，一种纯粹象征性的体系”［１８］４４。“影像不再能让人想

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就好

像这些东西都已贪婪地照过镜子，自己认为变成了透明的，全部在自己体内就位，在充足的光

线下，被实时地、毫不留情地复制。”［１９］８这些批判性结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符号表意危机：人

类过度沉溺于语图文本的虚拟世界，审美表意完全依赖“视读”“视听”“视思”和“视动”方式，

日常生活转变为“图像化生存”，结果自己却也被图像的表意逻辑收编乃至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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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述各种“影文体”表意形式给人们带来了“世界图像化”的生存方式，但是，在“世界

被把握为图像”的现代社会，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精神却并没有在图像符号的狂轰滥炸

中隐退或者消亡，而是顽强地以另类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们

应该适时地抛弃文学死亡论的悲观论调，平静一下心绪，转换思路，就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

实际上，以网络游戏和影文戏仿为代表的“影文体”并没有在意指过程完全排斥语言表意及对

于本质实在的语义诉求。反过来，借助于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它们已经为受众建立了一种集

视觉、听觉、触觉和交感体验为一体的“新感性表征世界”。它们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并逐步超

越现实世界的约束，获得了自主性和生命力，甚至直接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对图像世

界的沉浸体验和疯狂迷恋正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外在表征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影文体”都具有“跨文体”特征，并且在表意与传播过程中体现

出某种明显的“语图思维”①倾向，它们是将语音、文字、图像、视频和动画汇聚一体的互文性

“超文本”，也是人类当代认知跨越物质与精神、实在与虚拟、精神与肉体界限的一种信息传播

方式。在其中，语言和图像虽然与传统语图共享一个文本的艺术形态一样，存在着“语图互

文”“语图互仿”和“语图混融”的意指原理，但是它们却更多地挖掘了图像符号在表意上的独

立性与特殊性，强调其在语言符号的参与下在文学表意中的“意指缝合”“语义互涉”和“语图

漩涡”。这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新媒体时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接受的某种新问题、新动向和新视

角，也可以被看作网络游戏和影文戏仿等“影文体”表意形式语图关系研究的现实价值之所

在。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而是应该以敏锐的眼光来把握它们，并且在理论

的层面上给予合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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